
《给阿嬷的情书》在 2026 年春天飘落在电影市
场，那场跨越半生的情义久久回荡在观众心中。

传统女性对待爱是什么样子？电影中叶淑柔把
这个抽象的问题具象化了。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潮汕
少女淑柔爱上了穷小子木生，不顾世俗偏见走到了一
起。后来木生为躲避战乱抓壮丁被迫远赴南洋，“五
年之内归家”。淑柔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抚养三个孩
子，守住家园，定期收到一个叫“木生”的人寄来的信与
钱。那一封封跨越重洋、饱含思念的信，成了她独自
抚养三个子女的精神支柱，勾连起隔山跨海的思念。

为了这个“五年之约”，淑柔用一生去回应。她
不怕苦，不怕穷，她怕的是那个自己爱了一辈子的男
人辜负了自己。导演用一个叙事性策略制造了误
会。当邮差遇到暴雨，那张木生、南枝和学生们的

“全家福”寄到淑柔手中，让她误以为木生已另有家
庭，从此，她的爱情终止了，此后四十年，她都不再提
有关木生的只言片语。

在这里，导演有一个非常传统的安排。那封“坐

实”木生另有家庭的“全家福”寄来的节点，恰好在淑
柔给小儿子娶妻办喜酒不久，“木生”还寄过来一千
块钱为小儿子置办婚礼。本是有情有义，却又让淑
柔因为照片对木生陷入深深的误解。在她独自委屈
了四十年后，甚至在得知木生早已去世时，却仍然以
己度人，担忧“情敌”南枝一个人如何养大这么多孩
子。淑柔的这份善良，配得上木生的情义。

现代语境里，强调女性的“自我意识”一直是主
流观念，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了，甚至把女性婚姻失败
也常归结于此。一些女性不结婚并非“自我意识”过
剩的结果。多半个世纪前，南枝就已经是一个很现
代的“自我”坚守者，正因为她认同木生和淑柔纸短
情长的爱情，她才没有因一时的境遇而委身于能“生
六个儿子”的婚配。她并不抗拒结婚生子，但她懂得
真正的爱情要相爱坚守。由南枝、淑柔想到今天的
现代女性，完美的婚姻并不仅是一张结婚证，更是可
以看得到希望的未来，一个互相接得住彼此的臂膀。

比起爱情，更让我泪流满面的是南枝对淑柔一

家的情义。木生对朋友的至情至性，为素不相识的
孩子争取上学的执着，冲进火场救出老板被迫入狱，
都是南枝往后十八年咬牙支撑起两岸家庭的原动
力。当淑柔得知十八年的托举来自这样一位大义女
子，所有的委屈顷刻间化作感恩和怀念。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南枝也不希望这纸
短情长如童话般的爱情因为阴阳两隔就此中断。除
了感恩木生的情谊，南枝也欣赏着淑柔独自抚养三
个孩子的坚韧。正是因为淑柔这个榜样，让没有遇
到爱情的南枝有了做母亲的勇气——收养了一个弃
婴。至此，导演叙述策略中的三人关系最终用“情
义”二字贯穿起来，打破了常规狗血剧的情节，将人
与人之间的善良化为无垠霞光。

在《给阿嬷的情书》中，南枝见证了普通人能够
靠纸短情长成为彼此的支撑，履行爱的责任，隔山望
海坚守着爱情，于是她甘愿用十八年的“侨批”维护
木生和淑柔的爱情，守护自己对爱情的理想。这是
多么美好的爱情信仰。

因为对爱情的信仰
——《给阿嬷的情书》观影有感

刘逸光

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味道，天空雾
蒙蒙的。

我第一个冲上6车，找到6号上铺，
目的是尽快见到大学毕业回家的女儿。
安置好行李后，我便躺下准备午睡。

火车启动了，我发现对面的上铺是
空的，于是一阵窃喜。我注意到，下面
的两个中铺和下铺的客人都到了，清一
色的男人，老中青都有。

不知是因为昨晚睡得早，还是换了
环境不适应，躺了大约半小时，我竟然没
睡着，而思维却沸腾了——对面的铺位
为什么空着，是没人购票还是在后面的
车站上车，会是什么样的一位客人呢？

窗外是一条与铁路并行的河流，河
水浑浊。

不会还是一个男人吧？如果是，最
好是一位讲究点的，脚不臭的。如果不
幸遇到脚臭的男人，我会直白地提醒他，
最好不要脱袜子，而且要用被子盖住
脚。如果提醒无效，我就找乘务员要求
调换铺位，因为我忍不了干呕那个劲儿。

一大片竹林一闪而过。
最好是能聊到一起的年轻的南方

人，因为我是北方人，想聊一聊南方年
轻人的思想和生活，为女儿的未来做谋
划。真遇到就太好了，像上次那样，我
会买来售货车上的水果和他分享，比如
两盒混装版的切成小块的西瓜和哈密
瓜，一人一盒，给漫长的旅途加点滋味，
边吃边聊。他客气一下收下了，我们一
起品尝两种水果的甜蜜，话题也更多
了。慢慢的，有些困意了，我说，睡会儿
吧，他说，好。迷迷糊糊中，我被女售货
员尖利的叫卖声吵醒，看表已经过去一
个多小时。年轻的南方人也已经醒来，
只见他正举着手机问女售货员，买一袋
锅巴，多少钱。女售货员说，8块。他扫
码付款后，哗啦撕开塑料袋，咯吱咯吱
就吃上了，既不像我和他分享水果那样
与我分享锅巴，也不与我搭言，就像我
俩从未说过话一样。当然，此后，我也
不会再主动与他聊什么。也许，我会一
直疑惑，不知是我俩真的嗨聊过，还是
我想象出来的。

我看向窗外，一小片一小片的水接
二连三，有人在田野里劳作，看衣服颜
色，可能是女人。

作为男人，我希望对面铺位的是一
位妙龄女郎，浪漫时尚优雅甜美，那样，
我就可以在香水的氤氲下度过在列车
上的分分秒秒。我正在阅读的一本《小
小说》杂志上，恰好有一篇写曼妙女孩
追求爱情的作品。我是躺在硬卧铺位
上阅读，不舒服，所以不时会翻一下身，
她肯定知道我在阅读。读累了，我把杂
志靠隔板戳着，封面冲外。她看到后会
说，呀，先生，我也喜欢读《小小说》，能
借给我看吗？正好这新的一期我还没
见到。当然，我也把我的书给你看，只
要你愿意。我也会说，好呀。阅读完
毕，她会和我交流看法——很多篇我都
喜欢，尤其那篇《烧饼》，特别感人。因
为我也在农村长大，也享受过父母和爷
爷奶奶的呵护，很有同感。我问，知道
谁写的吗？她惊讶地反问，不会是您
吧？我轻轻一笑说，太聪慧了。她再一
次惊讶道，真的呀！太佩服您了，我也
写过，一直不敢投稿。我说，别想那么
多，有了灵感就赶紧写，写好了修改两
次趁热乎赶紧投，只要写得有味儿，总
有发表的一天。她“嗯”了一声，把杂志
还给我，未再继续说下去。其实，我希
望她能提出加我微信或者记我电话号
码，但没有，我也没敢主动提出。后来
我想，人家可能也是不敢吧，毕竟萍水
相逢，而且，我长得又很像坏人。

放眼望去，一个一个的矮山上郁郁
葱葱。

我猜想，对面的铺位，最大可能还是
一个男人，和我年龄不相上下，都喜欢打
扑克，最好是打双升或斗地主，那才叫有
意思呢。约几个人甩几把过过瘾，前提
是不赌钱，可以在脸上贴纸条，就像在林
荫道上打地摊一样，放肆地开心一下。
也许他会出老千，而且在被发现后因窘
迫怒气冲冲摔牌而去，大家不欢而散。
有人说，本来谁也不认识谁，临时凑在一
起解闷儿，至于那么大气吗？至于。这
是他留给大家的最后一句话。

入夜了，那铺位还是空的，我把自
己装食品的袋子放在上面，拿取方便一
些。

睡醒了，我那袋子保持着原样，看
来，那铺位不会来客人了，我的猜想都
落空了。

空出的铺位
赵向辉

小学四年级那年，我和建宝、晓莹
转到中心学校就读。

爬过坳口，走过无人居住的高山
庄，下山，再穿过两个村庄，才到学校，
行程要一个多小时。高山庄在半山腰
上，四面环山，树木茂密。我们决定，结
伴走高山庄。

上学没几天，晓莹带去学校的玉米
馍被猴子抢走了。她急得瘫坐在地，嚎
啕大哭。建宝掏出砍柴刀，杀进草丛
里，我也紧随其后。猴子单枪匹马，不
敢恋战。建宝捡起猴子丢下的玉米馍，
四脚并用，钻过草丛，迅速折回。

建宝爬到路边问我们：“笑什么？”
晓莹抹掉眼泪说：“你爬行的样子，像猴
子。”建宝也笑了，说：“那你们就当是猴
子追猴子呗。”我问建宝：“你为什么随
身携带砍柴刀？”建宝说：“家里没有镰
刀。放学后，我要割草回去喂牛。”

那天放学回来，建宝叫我们明天带
上砍柴刀，“为什么？”面对晓莹的询问，
建宝假装没听到。

第二天星期六，中午就放学了。高
山庄里，没有一丝风。建宝扬起砍柴刀
说：“走，上山砍柴去。”我和晓莹担心有
蛇出没，又害怕被荆棘刺伤，站在原地
不敢动。建宝说：“你们不上山也行，就
是不能提前回家。”

建宝这是担心被珍姨看见。珍姨
是建宝的后妈。建宝曾因为不按时写
作业，被珍姨吊起来打。大家都说，建
宝不是亲生骨肉，珍姨才敢下狠手。我
那时听了，心里除了害怕，还为建宝鸣
不平。

建宝的砍柴刀，很沉也很锋利。他
一刀劈下去，一棵手臂粗的树木瞬时变
成两截。可我们拿到手中，砍了几次，
都没有把树木砍断。建宝说：“要把握
好力度，动作要快稳准。一刀下去，才
能立竿见影。”

建宝还手把手教我们削枝、捆柴。
他的手很粗糙，布满了细小的裂口和茧
子。看着他专注的样子，我第一次觉
得，这个平日里一起疯跑的伙伴，肩上
压着我们看不见的担子。

我们把木柴绑成捆后，扛到路边堆
放。建宝说：“这么多，应该攒够三张电
影票了吧？”一听说电影，我们就来劲。
可这些木柴拿去哪里卖呢？建宝站在
山坳口，朝山下的村口张望：那里，有户
人家经常熬酒。熬酒，当然需要木柴。

酒家老板见我们是邻村的孩子，木
柴也捆得整整齐齐，他没有过秤，就丢
下10元钱，叫我们有木柴尽管扛过去。
一张电影票才2元钱，这就意味着，看电
影时我们还可以买些小零食。

我们从电影院出来，建宝声音沙
哑，他为电影《城南旧事》主人公的悲惨
经历扼腕叹息……建宝这是在想念已
故的母亲。回家路上，山风轻拂，我们
感觉很压抑，谁都不说话。

一天，我们在学校吃午饭时，树下
围站很多同学。听说，悲情电影《妈妈
再爱我一次》下星期天在镇电影院放
映……第二天上学时，我们都不约而
同地带上砍柴刀。

这事不知怎么就被珍姨知道了。
她在高山庄找到我们时，太阳在西山留
下半边脸。珍姨从石缝里扒出我们收
藏的木柴钱后，要责怪我们，却见我们
身上有摔伤的肿块，就给涂上风油精
说：“傻孩子，砍柴哪有读书轻省……”

行动失败，前功尽弃，我们都吊着脸，
不说话。建宝怀疑我们告状。晓莹抢先
说：“你帮我追回玉米馍，我不是忘恩负义
的人。”说完，他俩转头看我。我很生气地
说道：“你们怀疑我，拿证据来？”

友谊的船，说翻就翻。从那以后，
我一个人过高山庄，感觉后背阵阵发
凉。

那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被敲门声吵
醒。建宝和他爸站在门口，建宝说：

“走，我们去看电影！”我因为被怀疑告
密，没有搭理。建宝爸指着房角说：“你
看，晓莹也来了。”晓莹走近说道：“别记
仇了，又不是你我告的状。”建宝补充
说：“我妈到村口等着，看电影不用我们
出钱。”

那天从电影院出来，珍姨说：“你们
周末晚回来，建宝拿的砍柴刀刀口钝，
我就悄悄到高山庄探究竟，发现你们每
天放学回来，都去抠石缝数钱……”建
宝这才想起来，有几次放学回到家里，
没有见到珍姨。

“我以前读书少，找不到工作，只好
回家种地，”珍姨说，“好好念书，以后想
看电影，我带你们去。”我们觉得，珍姨
就像电影里的母亲秋霞，尽管我们不是
她的亲生孩子。

参加工作后，我们在一次聚会中提
起珍姨。建宝说：“要不是被吊着打，我
就不会用心学习。”晓莹接过话茬说：“我
婶娘家里穷，不想让堂弟读书，珍姨就找
上门去。现在，我堂弟在县城当老师。”

建宝悄悄告诉我：“那把砍柴刀已经
锈迹斑斑，如今依然悬挂在刀架上……”

童
年
的
砍
柴
刀

潘
国
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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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说的这个二爷爷不是我的亲二爷爷，但
他是我老家一个村的，都是本家，和我爷爷一个辈
分，他在家又排行老二，我也就约定俗成喊他二爷爷
了。王家是村里的大户，因我家辈分小，从小到大被
我尊称为“二爷爷”的少说也有七八个了。唯有这个
二爷爷我没有见过，当然也没有机会亲口对他喊上
一声“二爷爷”，因为他死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据说还
不到三十岁。

老村位于古城金乡北五里有余，人称“五里堠”，
村东一条官道连接县城和济宁。五月份了，农历也
进入了四月，官道两侧的麦子先是抽穗，接着灌浆，
后又黄梢，竟是出奇的好，庄稼人一年一年就盼着能
有个好收成。那是我们村王姓家族的地，地也不多，
一般人家每家每户趁个二三亩地就是多的，没地的
也不要紧，就租种本家大户人家的地，赶上好年景，
交上东家的租子，剩下的也够吃了。

可偏偏是等到了一个好年景，那东洋鬼子也跟
着来了。

那是五月十日上午，一阵隆隆的炮声，从北边的
大义集方向传来，紧接着仿佛从头顶上有炮弹呼啸

而过，古城的千年宝塔葫芦形的塔顶被掀掉了。眼
瞅着那官道上一队队衣衫不整的国军匆忙撤退。这
些打了败仗的国军见了百姓就说，你们也快跑，躲躲
吧，日本鬼子杀人不眨眼呐。

日本鬼子真那么凶残吗？虽说老村靠近县城，
可村里人不生意不买卖的，多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还
没谁见过这些传说中的恶人呢。别管他们是真凶残
还是假凶残，该躲躲还是得躲躲，光棍还不吃眼前亏
呢。一夜之间，村民们便关门闭户，带着点吃的用的
投亲靠友疏散躲藏起来了。

可偏就有那认死理的。二爷爷就是这样的人。
他让二奶奶带着孩子回二十里外的娘家去了，二奶
奶让他也一起去，他惦着他快要收割的麦子，还有那
头耕地耙地拉庄稼的牛。嘴里嘟囔着，没事没事，历
朝历代还能不叫老百姓吃饭了？

第二天天刚亮鬼子就进村了。原来鬼子趁天
黑走夜路从三十里外的胡集赶了过来，天亮之前
进至城外，完成对古城的包抄，做好攻打县城的准
备。进村的鬼子挨家挨户砸门找人，没费多大劲
儿就寻见了二爷爷。看着端着大枪嘴呜哩哇啦凶
神恶煞般的鬼子，二爷爷开始帮鬼子打水挑水做
饭喂马。

鬼子的马大，马也多，拉炮车的、驮炮弹的、运给
养的，有二十多匹。鬼子把马交给二爷爷，用枪逼着
他，你的，把马喂饱了，喂得好好的。拿啥喂啊，那得
多少草料啊？鬼子就指着地里泛起微黄的麦子，割
麦子，割麦子，这是最好的马料。

割麦子，那怎么行？昨天二爷爷还拽了一个麦
穗，用手搓搓，那麦粒绿莹莹的，饱满得很，这可是村
里老少爷们盼了多半年的收成啊，割了？给鬼子喂
马？那怎么可能？想都别想。

鬼子拿枪逼着二爷爷去家门口地里割麦子，并
把一把镰刀扔给了他。那个鬼子把枪架好，卸下枪
刺，拿刺刀对着那麦子就是一顿乱割乱砍，转眼间麦
子一地狼藉。二爷爷是庄稼人，庄稼人最看不得谁
祸害庄稼。二爷爷人虽老实但性格强硬，他怎么能
容忍他人随意毁坏自己即将收获的麦子。

二爷爷操起了鬼子递给他的镰刀，他知道，这
把镰刀是他用的最顺手的镰刀，为了迎接麦收，他
用新买的磨石把这镰刀磨得飞快。庄稼人对麦收
看得很重，充满着仪式感，磨镰刀的过程就是一种
对劳动、对收割、对收成的膜拜。谁也没想到，二爷
爷手里的镰刀还没等到割麦子，却先挥舞着向鬼子
身上割去。

不能说二爷爷对鬼子有多少深仇大恨，因为那
时他也是与鬼子刚接触一天时间。生性耿直强硬的
二爷爷，那与生俱来的山东农民的血性，面对祸害庄
稼祸害收成的行为，眼里不仅仅是不容沙子，更是心
疼得能滴出血来的。

鬼子怎么也想不到会是这样一个情况，面对向
脖子挥来的镰刀，慌忙一闪，那镰刀从他的大臂抹茬
子割了下来，一大块皮肉带着骨茬子血肉模糊地悬
在了那儿。你想想，那个疼劲儿该怎么形容？那鬼
子满地呜哇大叫。

看到这一幕，二爷爷也愣住了，自己割鬼子了，
自己怎么割鬼子了？

正在二爷爷发愣的时候，旁边挺着大枪冲过来
两个鬼子，两把刺刀一前一后扎进了二爷爷的身
躯。凶残的鬼子攥住大枪一拧一转，眼见那血从前
胸从后背汩汩流出。

二爷爷的脸痛苦地一抽搐，想说话却没有说出，
便如雕塑一般定格了。

二
爷
爷

王
尊
广

“孬种！”
是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太阳暖洋洋的，大街上

人熙熙攘攘。正在骂人的是个小摊贩，面前的摊上
摆着杂七杂八的日用小百货。大到锅碗瓢盆，小到
针头线脑、牙签电池，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不卖
的东西。从摆摊到他骂人的那一刻，他的摊前少有
人问津。他也没和任何人发生过一丁点儿的口角。
一切都像正好的阳光，风平浪静的。他也一直好好
的，只是眼睛充满焦灼和期盼地看着熙熙攘攘的人
群，希望有人在他摊前停下来买一点什么。没有人
知道他为什么突然骂人和骂什么人。难道是没有生
意，闲得无聊，骂人玩呢？可谁招他惹他了呢？莫名
其妙。

他还在骂。就那几句话在嘴里反反复复的。
“孬种。真是个孬种！”
好像没完没了了。
忽然，在他旁边摊上买好了菜，正推电动车要走

的一个白白净净的中年男人，停下电动车，猛地窜到
他摊前，怒睁着双眼，用手指着他说：“你骂什么呢？
你再骂一声试试！你别以为别人听不懂。”

“你这个人真莫名其妙，我骂我的人，你走你的
路，你吃什么惊呀？你招我惹我了吗？我骂你了
吗？你管天管地，还管着我不骂人啊。”

“不要给我废话，你再骂声试试！”那个人依然怒
目圆睁着，好像他说的话一句也没听进去似的。

……
那时你刚来到这座城市，一转眼就过去了十多

年。十几年来说有变化也有变化，说没变化也没变
化。变化的只是时光在你脸上雕刻的印痕，不变的
是你还是每天早出晚归地摆摊卖货，赚一点吃喝用
度。

T城是座小城，刚摆摊两年多，你就把T城所有
的大街小巷和菜市场都摸熟了。现在十多年过去
了，你依然还在T城的大街小巷和菜市场来来回
回。那天也是在这个菜市场，时间好像是初冬。那
时你还骑着一个三轮车，三轮车上放了一个木板，
木板上摆着你所有的家当。东西少得可怜，也就十
几样吧——牙签、电池、牙刷、创可贴、松紧带、粘鼠
板等等。十多年过去了，你的东西和你的年龄一
样，越卖越多，一个摊从这头到那头足足摆了有几
十米，你也把当初的三轮车换成了电动三轮车。但
是生意好像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特别是这两年，生
意是一天不如一天。

那也是一个天气挺不错的午后。那时候这个菜
场边上的幼儿园还开着，现在幼儿园已经关闭了。
你那天也是把摊子摆在幼儿园旁边的，就像今天一
样。只不过那天是摆在幼儿园西边，今天是摆在幼

儿园东边。那时幼儿园西边是个超市，现在也关闭
了。倒闭的超市被分割成三间，分别租给了两个卖
海鲜的和一个卖菜的。你那天就是把摊子摆在幼儿
园和超市中间的。那时候菜场周边的人比现在多多
了，菜场里的摊位也是人满为患。不像现在，菜场里
只有一小半儿的摊位在经营着，其他的都闲置了下
来。不知道为什么，T城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不说，生
意也是一年比一年难做了。

摆摊卖东西，看起来轻松，其实也熬人。每天起
早贪黑的，累是不累，就是疲惫。还要每天应对各种
各样的人，也让人心力交瘁。你和他吵架，不一会儿
就会围过来很多人帮腔，就好像认定了你贪了他的
钱一样，一上来就指责你。这是小城让你最不开心
的地方——只要外地人和本地人吵架，不管你是对
是错，他们永远都向着本地人。

你正在摊前候着呢，一个一米八几的，脸白白
的，大眼睛的男人走到你的摊前，拿起摊上的电池
问：“这个电池怎么卖？”

“四块。”你回答。
“便宜点。”男人说。
“十块三板。”你说。
男人拿了三板电池，丢给你十块钱，转身走了。

男人的家应该就在菜场附近，你每天摆摊几乎都能
看见男人在这里转悠。男人的年纪和你差不多，也
就三十多岁的样子。

“你这个电池是假的。”时间大概过去了两个钟
头，刚才买电池的男人回到你的摊前，把拆开和没拆
的电池丢到你的摊上说。电池他已经拆了两板。

“怎么可能是假的。我从来不卖假货。”你说。
“怎么不是假的？我到家里玩了没有多一会儿

就没电了，你还说不假。”你伸手拿起电池，电池滚
烫，像烧红的烙铁，明显是刚使用过不久。

“你是装在哪里玩的？”你问。
“遥控汽车。”白脸男人说。
“遥控汽车那个东西本来就耗电，什么电池装上

去最多玩一个小时不得了了，你凭什么说我电池是
假的？”

“不要说那些废话，把钱退给我，你这就是假
货。”

“怎么可能？我从来不卖假货，不可能退钱给你
的。”

“你这电池就是假的，凭什么不退钱给我？你不
退钱，你相不相信今天我把你摊都掀了！”白脸男人
边说边用手掀起你的摊，然后丢下来，“哗啦”一声。

“你想干嘛？东西不是你说假就是假的，我来找
电话问问厂家去。”你边说边拿起电池想在上面找到
厂家的电话号码，电池上没有。你又把三轮车上的

木板移开，拿起电池盒找，电池盒上依然没有。
“现在你没话说了吧？连电话都没有，就是假

货。赶紧把钱退给我，不然的话，今天你摊子都摆不
成！”

“我电池是真的，怎么可能退钱给你呢？”
“那你怎么证明它是真的呢？你自己连电话都

找不到，还说不是假的。”
旁边摆摊的人看到你俩在争吵，走过来问明情

况后说：“算了算了，把钱退给他吧。不就十块钱
嘛。”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我的东西又不是假的，
我凭什么要退钱给他。再说他拿回家是装在遥控汽
车里面玩的，那个东西多耗电啊，再好的电池装到里
面最多只能玩一个多小时不得了了。你摸摸这电池
还发烫呢。”

打圆场的人说：“哎呀，不就是十块钱的事情嘛，
你就退给他算了。他在这里吵，你还怎么做生意
呀？”

“我东西不是假的，为什么要退钱给他。”
“可你现在拿不出证据证明你的东西是真的

呀。”
“我就不信了！”说着你跑进超市，把卖电池的地

方看了又看，没有找到相同牌子的电池。你只好转
身回到摊前。男人站在你的摊前，怒目圆睁着看着
你跑来跑去。

“你到超市里去买电池，就买那种最好的南孚电
池。你装到电动遥控汽车里面，你看能玩多久，然后
再把我的电池装进去，再看看能玩多久，就能证明我
的电池不是假的了。”回到摊前，你对着怒目圆睁的
白脸男人说。

“我不和你废话，今天你就说退不退钱吧。”白脸
男人怒睁着眼看着你，你也分毫不让地看着男人。

“给他吧，给他吧，不就是十块钱嘛。”打圆场的
人又劝。

“好好好，我就没看过像你这样的人。我把钱退
给你，但是做人就不是你这样做的，你就是‘赖头’。”
你边掏出十块钱递给白脸男人边说。白脸男人对你
的话根本不屑一顾，接过钱，一句话没说，转身就走
了。

“哎——”你站起身想再说点什么。可男人一转
身，骑上电动车走了。看着骑着电动车离去的男人
的背影，你摇了摇头。时光在你身上留下的印痕也
同时送给了怒目圆睁的他。刚才他跟你说话的时
候，你发现他嘴里的牙齿已经有所脱落，再也不是当
初那个站在你摊前、为了十块钱和你争吵的年轻男
人了。只是那双眼，还和十几年前一样大，一样怒目
圆睁着。

时光
陈怀伟


